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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香花墩上包公祠
柴清玉

合肥有几位真挚的朋友，所以我经常会去合
肥，到合肥不能不去拜谒包公祠。

包公祠坐落在合肥市包河公园的香花墩小洲
上。始建于明弘治年间（1488—1505），现有建筑
为清光绪八年（1882年）重建。史载香花墩曾是包
拯读书的地方，所以又称包公墩。周围“蒲荷数
里，鱼凫上下，长桥径渡，竹树明翳”。明弘治时，
庐州太守宋光明见其风景幽雅，遂将当时的一座
古庙改建成包公书院。嘉靖年间（1522—1566）又
改书院为祠，成为纪念包拯的场所。

包公祠为白墙青瓦构筑的三合院组成。祠院
正门上方便是“包孝肃公祠”的匾额。左右两扇大
门，镌刻着“忠贤将相”、“道德名家”八个金光闪闪
的大字。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人。宋
仁宗时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官至枢密副
使，死后朝廷封“孝肃”谥号。包拯为官清正，刚直
不阿，扶贫济困，体察民情，民称“包青天”。

进入祠堂的主建筑包公享堂，所看到的便是
包拯高大威严的塑像。他头戴乌纱，身着公服，正
襟端坐，严峻锐利的目光直视前方，浩然正气令人
肃然起敬。上方是“庐阳正气”、“清风亮节”、“色
正芒寒”的巨匾，两侧是“理冤狱关节不到自是阎
罗气象，赈灾黎慈悲无量依然菩萨心肠”的楹联，
使人感到一种浓重的庄严气氛。

包拯塑像左侧，在“铁石冰心”四个大字下方，
三口铜铡并排摆放，刀背上端分别为“龙头”、“虎
头”和“狗头”。这些刑具展示了包拯秉公执法、铁
面无私的形象，也使那些包括皇亲国戚、达官贵人
在内的贪官污吏、违法犯罪者见之丧胆。另一侧，
一块 2米多高的石碑上镌刻着“包拯家训”：“后世
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
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仰工
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字里行间闪烁着
包拯的磊磊胸怀和高尚境界。他不仅严于律己，
奉公守法，执法如山，而且对包氏亲属、后代的要
求也十分严苛。

包公祠两侧的厢房内，陈列着包拯和包氏家
族的文物和文史资料。查《包氏支谱》，得知从包
拯算起，其后世子孙现已延续至三十六代，而包公
上祖可追溯三十四代至春秋战国时期楚平王时的
公元前528年。这是一个历经七十余代，绵延2500
余年的生生不息的家族。

包公祠东侧，有一座六角亭，上写“廉泉”二
字。亭内有一眼石栏水井，俯身而望，水清如镜。
亭旁有一碑，上刻铭文，对廉泉作了详细介绍。相
传为官不廉者饮了此井水，就会头痛难忍，清廉者
和穷百姓饮此井水则甘甜爽口。表达了人们对包
公清正廉洁的崇敬和怀念。

包公祠向东有包公墓园。包拯病逝于北宋嘉

祐七年（1062年），次年由开封护丧归葬至今合肥
市东郊的大兴集。1973年由政府拨款迁建于此，
1988年竣工。墓园占地21亩，分为主墓区、附墓区
和管理区三部分。主墓呈覆斗形，墓室内有包拯
墓志铭和存放包拯遗骨的金丝楠木棺。附墓区有
包拯夫人董氏及其子、媳墓5座。整个墓园庄严肃
穆，连同包公祠共同组成了风景秀丽的包公文化
旅游区。

每次拜谒包公祠，都引起我的思绪。沿着包
河畔绿色浓郁的林间小径，踏上曲桥，面对荷
莲，回眸包公祠，我不由想起清人龚镇湘“深柳
依然读书处，香花不改旧时墩”的诗句；也想起
一个千百年流传的故事：宋仁宗赵祯曾要赐包公
巢湖，包公坚辞不受，只要了合肥的一段护城
河。他认为，河不同于地亩，子孙后代既不能分
也不能卖，只能用来养鱼种藕。后来，人们便把
这段护城河称作“包河”。从此，包河生红花
藕，藕内无丝，百姓说这便是包拯执法如山，铁
面“无私”的缘故。

历史已经过去了 900多个春秋，中国人民依
然怀有深深的清官情结，前来包公祠拜谒瞻仰者
络绎不绝，他们怀念包青天，期望秉公执法，政
治清明。这也在时时刻刻地警示着我们，必须严
惩贪官污吏，必须严格公正执法，必须扎实推进
依法治国，这是历史的责任。

新书架

绿城杂俎

羊年赏羊戏
冯忠方

今年是农历乙未年，俗称羊年。羊年话
羊戏，自有一番情趣。

《龙女牧羊》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著
名京剧演员杨秋玲领衔主演的经典剧目。
是一则唐代流传下来的优美故事。故事讲
洞庭龙女闺名三娘，自下嫁于泾河小龙，由
于夫妻感情不睦，因此小龙时常虐待三娘，
三娘反抗，被贬在泾河岸旁牧羊。书生柳毅
落第归，路过泾河见状，问其故后，遂仗义代
向洞庭传书，龙王弟钱塘君怒，发兵讨太子，
救回三娘；盛筵款待柳毅。泾河太子发兵反
攻，被钱塘君杀死。此剧虽是一个神话故
事，但剧情十分感人，曾获得广大观众的高
度评价。

《洪羊洞》 又名《孟良盗骨》、《三星归
位》，京剧中著名老生传统剧目。取材于古
典小说《杨家将演义》，剧情是北宋，杨继业
撞碑后，遗骸藏于洪羊洞中。杨延昭乃命孟
良往取。焦赞耻不被命，乃瞒过杨延昭，暗
随孟良。孟良至洪羊洞，正欲取骨，觉后有
人声，疑是番将，用斧将其劈死，发现是焦赞
后哀悔不已，誓不独生，乃以杨继业遗骨，付
于老军，命其交回，孟良即自刎。杨延昭闻
耗，惊悼成疾，病势益重，与八贤王及母、妻
诀别而死。

《苏武牧羊》又名《万里缘》。此剧叙述
了汉武帝派苏武出使匈奴，单于逼苏武投
降，苏武宁死不从，被流放在北海牧羊。匈
奴太尉胡克丹之女胡阿云因拒绝做单于之
妾，单于一怒之下把她配给苏武，患难夫妻
感情甚笃。后来，汉朝来讨还苏武，单于放
苏武回国，却不许阿云同归，阿云自刎而死。

《老羊山》是豫剧传统剧目，又名《龙虎
川》、《三休樊梨花》、《五虎老鹰山》。山东梆
子著名表演艺术家刘桂松演出的《老羊山》
剧本是改编本，去掉了薛丁山有两个老婆，
且相互争风吃醋的情节，思想性比原剧本更
进了一步。故事梗概是：大唐元帅薛丁山心
胸狭窄，曾三休其妻樊梨花。在战争紧急的
关键时刻，薛置樊梨花产后身体虚弱和全家
人的劝阻于不顾，第三次将其妻休逐出外，
梨花痛遗幼子去老羊山拉旗占山。西建王
周雄乘机偷袭唐营并劫走了唐王，薛丁山不
敌败北。徐懋功命薛丁山登山认错，赔情搬
兵。梨花顾全大局，战败周雄救出唐王，被
封为威宁侯，与丁山破镜重圆。

《牧羊卷》 又名《朱痕记》、《双槐树》、
《黄龙造反》，是一出经典程派传统剧目，讲
述了古代一个善恶有报的故事；唐代西凉节
度使黄龙造反，朱春登代叔从军。由其婶母
内侄宋成伴送。宋成垂涎春登妻赵锦棠。
中途暗害春登未遂，回来谎报春登军前战
死。朱婶母谋占家财，逼锦棠改嫁宋成。锦
棠不从，又将锦棠婆媳赶到山里牧羊，企图
将婆媳二人冻饿而死。风雪中羊群尽散，锦
棠婆媳只得逃奔他乡。春登立功封侯，归来
杀了宋成，听朱婶母谎言母妻已故，在坟台
哭祭。锦棠婆媳正乞讨至此，因锦堂手上有
朱痕，夫妻相认，骨肉团圆。

另外，带“羊”字的戏剧还有不少。如
《羊角哀》、《羊肚汤》、《变羊记》、《红羊塔》、
《木羊阵》、《牧羊城》、《审青羊》、《乐羊子食
肉》等。

知味

新封鳗筒
万 之

每当冬至一过，年味在一阵紧一
阵的北风中渐渐浓厚起来时，我就会
盘算该封一点鳗筒备作年货，馈赠在
上海的亲友。过年，除了合家团聚，
走亲访友也是不可或缺的重头戏。

选择鳗筒做馈赠的年货是有道
理的。早年去上海堂姐家过年，吃年
夜饭时有一碟雪白、晶莹、鲜嫩的鳗
肉，稍稍蘸点醋一尝味道甚是鲜美。
姐夫说这是他宁波鄞州的一个朋友
送来的，在他吃过的宁波海鲜中，这
是他的最爱。无独有偶，造访上海的
一个老同学，在聊起对宁波海鲜的印
象时，说到鳗鲞也是啧啧赞叹。许多
时候都在为过年走亲访友捎点什么
年货而头痛，我灵光一现，鳗鲞不是
最佳的选择吗？首先，上海的亲朋好
友爱吃；其次，海鲜也是宁波的特
产。记得最早为图省事，我是在年前
到超市购买现成的鳗鲞送亲友。超
市里那些包装得整整齐齐，印刷得精
精美美，看起来白白净净的鳗鲞，实
质却是中看不中吃。送给亲友后，他
们反馈给我的是抱怨，说不是“生铁
苦咸”就是“油耗气”十足难以下咽，
同他们以前吃过的味道是相距十万
八千里。这令我很失望又极为尴尬。

和同事说了此事，同事笑我真笨
到家了。并说为什么不自己制作鳗筒
呢。他告诉我制作鳗筒比制作鳗鲞省
事，而且鳗筒的肉比鳗鲞更厚实、柔
嫩、鲜美。于是，那年冬至一过，我就
上菜场买了鲜鳗，剖开肚子，挖出内脏
和血筋，用干布擦干净，再往鳗肚里塞
满盐，用细绳把鳗从头至尾缠绕结实，
挂在北窗外任北风无情吹打。约10天
后，鳗干瘪枯硬，我切了几段蒸了试
吃，那是又咸又硬，全无同事说的那般
鲜美柔嫩。我气恼之下向他兴师问
罪。他又笑我笨，接着告诉我，鳗不用
大，二斤左右足矣；盐不用多，浅浅抹
一层就可；有烧酒稍稍洒一点更佳；绳
子不用绑任其自然风干；时间不用多，
北风天一星期便够。照他的教诲我又
如法炮制。一吃那味道还真是非同一
般，咸淡适中，口感甜津，肉质柔嫩，还
带着鲜鳗的质感。

那年春节我把自己新封的鳗筒
带给了上海的亲友，他们吃了后个个
叫好，说是找到了当年吃鳗鱼时的感
觉，勾起了他们浓浓食欲。看到他们
欣喜地掏着老古，我心里也甜滋滋
的，得意地对他们说：“这叫新封鳗筒
鲜咪咪。”

打那以后，新封鳗筒就成了我过
年馈赠上海亲友的“传统节目”了。
时下，又快过年了，我制作鳗筒也内
行了。过一阵我该上菜场去挑一些
产于东海的新鲜鳗，该为上海的亲朋
好友准备年货了。

掌故

厕所
阎泽川

现在中国人的习惯中，更多的还
是把卫生间称为厕所。这个名字的
来历，是和我们的文字文化有密切关
联的。

“厕”字可拆分为“厂”和“则”，其
实是因为厕所最早就是“设在房子旁
边的侧屋”。在古代，中国的老百姓就
已经知道，解决大小便的地方要设在
屋外、屋侧才更卫生，这也是“厕所”一
词最初的来历。

随笔

闲话手艺人
孙青瑜

历朝历代，最穷莫过手艺人，像锔碗锔盆、磨
剪子磨刀、剃头削脚者，从古至今很少有靠手艺富
起来的。可尽管如此，手艺却一直是穷人的出路
和饭碗。

手艺人也叫百工，“百”是一个虚数，意指各行
各业，学界对传统手艺人分三类，一是民间杂耍艺
人，二是各种工艺品的制作者，三是制作修补生产
生活用品的手艺人。有时候一种行当也分几种，比
如对付烂锅裂盆，就分焗、补、钉、糊几种，无论是哪
一种，都属技术活之列。

常言说，“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天荒三
年，饿不死手艺人”，“编席窝篓，养活几口”……话
虽这么说，可历朝历代，从古至今，很少有靠手艺富
起来的。我的家乡是一个古镇，由于历史悠久，各
行各业应有尽有，什么打绳的、打袜子的、弹花的、
编筐窝篓的，裁缝、扎彩匠，漆匠、石匠、铁匠、剃头
匠、泥水匠、木匠、银匠……虽称不上百工之乡，但
在自然经济时期，也能自给自足。光我的四邻中，
就有皮匠多户、屠夫多户、制腊匠多户，各种异味终

日弥漫在空气里，谁家有亲戚来串门，人还没走到
地方，手就捂在了鼻子上。除了这几多户爱放臭味
的人家，四邻中还有剃头匠、算卦、吹喇叭的，如果
写小说也算是技艺，我们家也是地道的匠人之家。
也就是说，镇上几乎达到了无匠不成家的地步，原
因就是人多地少，不学门手艺，光靠二分薄地，填不
饱肚子，可尽管如此，还是挡不住日子的捉襟见
肘。记得小时候，父亲一年才挣四百多元钱的稿
费，没有买菜钱，白面又不够吃，万般无奈，母亲只
能用“秋”补给，在馍馍里、面条里掺上一半多的杂
粮，勉勉强强将日子凑合到来年麦收。

父亲去世后，我也算承了父业，当了一名地道
的码字匠，更加深知手艺人的甘苦。日夜不敢停歇
地写，一个月的稿费才两千元左右。两千元钱在这
个物价飞涨的时代，能买什么呢？不想就在我黯然
之时，在网上看到网络作家收入排行榜：最高年收
入竟达 5000万元！吓得我目瞪口呆，这才知道，手
艺也并非只有穷技，富技也是有的，只是我没有走
对路而已！

深秋的院落
张 萌

篱笆上最后一枚佛手果
摇荡着秋天的铃铛
也摇荡着一口老水井的孤寂

丝瓜架上的藤蔓网住了一小片天空
一条老丝瓜的阴影里
斜逸出一朵嫩黄的小花
像一盏秋风忘了提走的灯
柔细的身子撑破正在衰败的院落

心如止水的日子
蛙声已存封进夏天的装订线里
安静地坐在一角
听枣树和柿子树在风中的对话

那些容易激动的柿子们
总爱为琐碎的得失争得面红耳赤
羞涩的枝头背对着风的方向

在秋天面前
沉重的事物显现出恭顺的一面

藏女（国画） 南海岩

老君山夕照 王国强 摄影

俊逸出来看到地上的铜钿，
惊讶地问：“怎么回事？”

“老……老爷，”门人舌头发
僵，“小……小瘪三不……不识
抬举！”

俊逸白他一眼，见几辆马车
停在门口，老潘招手，就与碧瑶跳
上车去。

一溜儿五六辆马车得得得
地朝十六浦码头疾驰而去。

隐于暗处的章虎也闪出来，
远远跟着。

众人夸耀的才子伍挺举
宁 波 东 北 有 个 重 镇 ，叫

牛湾。
老伍家位于牛湾镇西，作为

老伍家的第五代孙，伍中和为自
己编织的人生大茧与他的父亲、
祖父、曾祖父等毫无二致——通
过科举之路重塑先祖辉煌。当
然，与他的前几代列祖列宗一样，
伍中和也是竭力了。老天并不酬
勤，伍中和以生员身份连进四次
贡院，次次名落孙山，每次也只差
那么一丁点儿。

与前番不同的是，儿子伍挺
举已于去年通过督学科试，晋级
生员（秀才），与父伍中和一样取

得乡试资格，此番大比，伍家将是
父子同道同场，莫说是在这牛湾
镇，即使在整个宁波府里，也当是
个奇观。

伍家近日闭门谢客，但仍有
一户人家可随时进出伍门，这就
是与伍家相隔半条街坊的甫家。

甫家世代戏班，班主甫光达
比中和年长三岁，只是学问有限，
每学新戏，不懂之处总来求问中
和，久而久之，伍家大小无不是他
们家的戏迷，两家自也往来随意，
亲密无间。

挺举妹妹小淑贞已经七岁，
正是缠脚年龄。梨园出身、梨园
长大的甫韩氏虽为大脚，却是缠
脚高手，不知为多少富贵小姐束
过天足，对老伍家的千金她就更
上心了。

于小淑贞而言，这已是束足
第二天了。甫韩氏小心翼翼地
缠，已遭一日苦楚的淑贞强忍疼
痛，一双泪眼紧盯伍傅氏，带着哭
音：“姆妈，能不能不缠呀？”

打下手的伍傅氏背过脸去。
“囡囡呀，”甫韩氏动作麻利

地束着缠布，呵呵笑着安抚，“疼
过这几天就好了。热天脚软，好

缠。要是天冷，缠起来还要疼
哩。”

“大妈，囡囡不想缠！”
“傻囡囡呀，你不缠脚，哪能

嫁给贵人家呢？”
“囡囡不要嫁给贵人。”
“囡囡命好，一出生就在贵

人家，想不嫁给贵人哪能成哩！”
“大妹子呀，”伍傅氏脸上发

烫，干笑几声，“我们是小户，我那
口子不过是个穷酸书生，论日子
不及你家殷实，离富贵人家交关
远哩。”

“ 哎 哟 哟 ，少 爷 可 是 了 不
得。听我家安儿说，少爷那书读
得好哩，这次秋闱，一准儿榜上
题名！”

“真能应上，可就托上你这
金口玉言哩。”

淑贞含泪笑了。
几个女人正说话间，顺安大

步走进，扬手冲几个女人呵呵一
笑，拐上楼梯，走到挺举书房外，
也不敲门，直接伸手推开。

挺举正在伏案疾书，墨香满
屋。见墨水不多了，顺安眼明手
快，朝砚台里倒些凉水，拿起墨柱
就磨，边磨边看挺举：“阿哥，这写

啥哩？”
“呵呵呵，”挺举放下笔，“阿

爸要我预写几篇策论，这正试手
哩！”

“啧啧啧，”顺安不无佩服地
竖起拇指，“阿哥呀，在这镇上，我
最佩服的就是你了！”仰起脸，长
叹一声，“唉！”苦笑摇头。

“阿弟作何长叹？”

“ 阿 哥 科 场 大 比 ，鹏 程 万
里。叹我甫顺安，与阿哥同年出
生，同时长大，虽说也从伍叔习得
些许文字，终归是百无一用啊！”

“阿弟不必泄气。条条大道
通长安，好男儿不见得定要走科
举之路。依我看，你账头清，又打
一手好算盘，若去经商理财，定可
大有作为！”

“阿哥这是钻进我这肚皮里
了。”顺安由衷服道，“只是——
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本
钱，从商之路远在天边哪！”

“阿弟莫愁，”挺举站起来，
两手重重按在他的肩上，“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侬可先从徒工做
起。只要肯下功夫，没有做不成
的事体！”

顺安已把墨水磨好，正待应
腔，忽听大街上陡然喧哗起来。

喧哗声由西而东，由远而
近，人们纷纷奔跑，有人扯嗓子大
喊：“抢钱喽，抢钱喽，鲁老爷衣锦
还乡，派发红包，大家快来抢钱
喽！”

顺安耳朵竖起：“阿哥，是鲁
老爷，鲁老爷回来了！”

挺举微微一笑，重又坐下：

“去吧，抢两个红包回来！”
“阿哥，走走走，看热闹去，

反正有的是辰光，你这策论回来
再写不迟！”顺安不由分说，一把
扯起挺举，径奔楼下而去。

就在二人跑出院门时，西间
书房门吱呀一声开启，中和走出，
站在过道上，黑丧脸看向大街。

顺安遇章虎
大街上，鲁俊逸上海一行的

队伍浩浩荡荡，沥拉二里多长。
鲁俊逸坐在头一台轿子里，

之后是女儿碧瑶，再后是丫鬟秋
红，还有两顶轿子，却不知坐的
何人。坐在前面马车上开路的
是齐伯，一进镇子，就将独臂伸
进一只裹着红布的箱子里，拿红
包，扔红包。

另 一 个 扔 红 包 的 是 鲁 碧
瑶。严格来说，她不是扔，而是
砸，总是冷不丁掀开轿帘，抓起几
只红包，恶作剧般朝人堆里乱砸，
还边砸边与后面轿子里的丫鬟说
笑应答，嘻嘻哈哈，惹得一群小
伙子疯了般跟在她的轿子两边，
等着幸运红包砸在自己头上，那
场面就如古代小姐抛绣球似的。

顺安挤往轿子跟前去了，

只剩挺举孤零零地站在土堆上。
几只红包冲帘而出，其中一只破
空飞来，刚好落在挺举肩上，扑
然掉地。

挺举一动不动，显然对这
红包，甚至对这场面，压根儿没
有看上，只在嘴角浮出一笑，扭
头拂袖而去。不料刚走两步，嗖
的一声，又一只红包直飞脑后，
不偏不倚，将他的秀才帽子打落
在地。挺举吃一大惊，扭头看
去，见面前不远处站着一人，头
戴毡帽，一身紧装，歪着头吃吃
地冲他哂笑。挺举知是故意，抬
脚正要将那红包踢回，适才看清
对方是个女子，忙又收脚，正待
冲她责诘几句，那女子却挑衅般
向他吐吐舌头，闪身追向人流，
眨眼间没影儿了。挺举又气又无
奈，摇头苦笑一下，返身回家。

喧闹声渐渐远去，街面上
空落落的。

顺安傻愣愣地站在街道一
侧 ， 手 捧 三 只 红 包 ， 若 有 所
思。有顷，顺安返过神，缓缓
拆开礼包，现出十文铜
板。顺安又拆两个，全
都是十文。 5

连连 载载

《谁掌控日本》
江文军

日本政界有一句名言：“这个国家的战后是
由自民党、暴力团和CIA建立的。”此话也许是对
当今日本政治的最精辟表述。从已披露出来的
自民党、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暴力团互动事
实看，二战后的日本史就是一部同暴力团勾结的
通史。

《谁掌控日本》着重剖析三者的关系，以史
料、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媒体报道、相关著作等为
基础，在论述二战后暴力团迅速崛起的同时，通
过具体事件客观地披露鲜为人知的自民党同暴
力团、CIA 私下交易的内幕，还原历史的本来面
目。读者可以从这一个侧面，对二战后的日本政
治、社会有个清晰的轮廓印象。


